
这个开学季，深圳一款蓝
白相间的校服火爆出圈，连带
着把“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
带上“热搜第一”，不少网友更
是呼吁“全国推广”。

一件简单的校服，连着学
校、家庭和社会，关注度实在
不简单。深圳校服缘何冲上

“热搜第一”？凭什么被网民
直呼“真香”？又给我们提供
了哪些启示？

深圳校服“香”在哪里？

深圳校服“香”在哪里？
记者走进深圳校服门店探访，
又采访了主管部门、部分学校
和家长，探究个中原因。

“香”在购买方便。不同
于多数城市由学校统一订购，
深圳市100多家生产商，把校
服销售网点铺到电商、学校周
边和社区商超、文具店，学生
和家长可“随时、按需、就近购
买，就跟点外卖一样省心”。

“香”在价格亲民。经营
深圳校服十余年的店主谭先
生告诉记者，多数短袖、短裤
都是30元左右，部分小众尺
码价格更低。一名正在挑选
校服的女同学说，一套夏装不
到80块，冬装外套也就100来
块钱。

“香”在质量可靠。每一
件正规的深圳校服，都印有唯
一的“校服监管码”，家长扫码
就能看到生产编码、质检报
告、生产企业和资质，真正做
到了溯源可查、放心购买。白
色的上衣还做了防透视处理，
设计也很贴心。

“香”在物尽其用。记者了
解到，2002年以来，深圳将全
市所有中小学校服，统一为蓝
白相间的基本款式。也就是
说，学生购买的任何一款校服，
在整个深圳市所有中小学都可
以使用，升学转学都不用再买
新的，避免了校服上的浪费。

深圳校服冲上热搜的背后

校服虽小，却事关千家万
户。深圳校服冲上热搜的背后，
是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使然。

深圳市教育局负责人表
示，深圳校服管理按照“政府定
标准、市场来供给、监管不缺
位”的原则，市场定价格、监管
守质量，保证全链条透明公平。

校服标准和款式相对稳
定，避免了“年年换校服”的折
腾。据了解，深圳市蓝白相间
的校服基本款式自2002年确

定以来，就再没有大的改动，
只陆续增加了速干面料、冲锋
衣、羽绒马甲等新品，大大减
轻了学生和家长花在校服上
的精力支出。

推动校服回归商品属
性。教育部门从采销“包办
者”转变为标准制定者；企业
不再绑定学校、无需依靠渠道

特权，而是靠面料品质、亲民
价格和贴心服务抢占市场，让
校服市场更公平、健康。

把选择权还给学生和家
长。作为全国率先统一校服
款式的城市，深圳市教育主管
部门负责校服的款式标准，市
场监管部门负责守好质量底
线。少了家委会的招标投标、

没了品牌溢价的层层掺水，学
生和家长完全按照个人喜好
选择款式。

从源头压缩寻租空间。
校服采购“吃回扣”、变相溢
价、招标“猫腻”等问题，长期
备受诟病。深圳市统一标准、
统一溯源，有效消除了“一校
一价、一商垄断”的牟利空间。

让每个孩子穿得起、穿得好

今年7月，教育部印发《中
小学校服管理十条》，明确自
愿选购、公开竞争原则，严禁
强制购买和指定供应商，着力
纠治政出多门、责任错位等问
题。

市场监管总局也持续开
展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
行动，综合运用标准、认证、抽
查、监测、执法等手段强化质
量监管，筑牢安全底线。

多地都在探索可复制的经
验。北京坚持属地管理、程序
公开，家长委员会全程参与，禁
止以定点、定商标干涉交易；福
建将校服采购纳入学校“三重
一大”事项，家长和学生代表在
评定组中占比不低于80%；江
西、辽宁等省推进以市为单位
统一款式和质量，企业自主生
产、家长自主购买……

评价一款校服的好坏，往
往不在价格高低、品牌大小、
款式多少，而要看能不能让每
个家庭负担得起，让每个孩子
穿得起、穿得好。

让校服不再是攀比的道
具、牟利的工具，守护教育公
平，办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
小事。 新华社记者 白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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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放近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对“梅姨”涉嫌拐卖儿童罪一案
提起公诉，目前案件已进入审
判阶段，暂定公开审理，但具体
开庭时间未定。

9月8日下午，“梅姨”案受害
人申军良、申聪及代理律师在山
东省济南市举行发布会，介绍

“梅姨”拐卖儿童案的进展。
申军良介绍，“梅姨”真名

为谢家梅，广西人，现年65岁，
曾用多个假名生活，有多段婚
姻，并育有孩子。谢家梅在第
一段婚姻未结束时，曾与他人
生活被判重婚罪。2025年，谢
家梅在一出租屋内落网，之前
生活拮据，靠捡废品为生。

申军良的代理律师说，他
在查阅案卷时了解到，谢家梅
被捕后的样貌和此前公布的

“梅姨”照片均不一致。
申军良指出，此前同案犯

张维平曾供述交给谢家梅11
个孩子。经法院审理，张维平
被认定作为主犯拐卖了9个男
童。申军良及律师认为，谢家
梅在拐卖链条中起到关键作

用，不是简单的“中间人”角色。
目前，申军良和申聪已决

定对谢家梅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并要求对其从重处罚。

申军良说，谢家梅落网后，
他曾给谢家梅写了一封信，说
如果她还知道其他孩子的下
落，请向警方如实讲述清楚，给
其他家庭一个交代。

此外，记者还从多位受害
人处获悉，他们日前收到了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告知书，并决
定向谢家梅提起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受害人代理律师查
阅案卷后认为，综合谢家梅涉
嫌的犯罪情节，她应在本案被
共同认定为主犯，同案主犯张
维平和周容平此前已被判处并
执行死刑，“谢家梅也应当被判
处死刑。”

同时，记者另从多位知情
人处了解到，谢家梅名下“没有
多少可以用于赔偿受害人的财
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
习记者 吴凯文记者 杨峰

2003年9月至2005年12
月，9名1岁至3岁的男童在广东
省广州市增城区、惠州市博罗
县等地被张维平等人拐卖。此
后，该案受害人家属在十余年
间持续寻找自己的孩子。

2016年，张维平等5名犯
罪分子被警方抓获。案件材料
显示，张维平等5人共同作案1
起（申聪被拐案），张维平独立
作案8起。张维平供述，物色好
儿童后，他通常会提前和一个
名叫“梅姨”的中间人通电话，
由“梅姨”帮忙联系买家，当他
和被拐儿童一家混熟后，就找
机会带走孩子，“她（梅姨）说有
小孩她都要。”

张维平通常告诉买家，“孩
子是我和女友生的，不想养了，
想送给别人收养，但是要一点
抚养费。”收取买家1万多元后，
他会给“梅姨”1000元介绍费。

张维平还供述，他曾将4
个被拐的孩子带到广州增城
的十车队（站点）与“梅姨”会
合，被拐的孩子多数被带到广
东省河源市紫金县的偏僻地
点卖出。“梅姨”疑参与了张维
平所作的全部9起拐卖儿童案
件。

2017年，增城警方发布的
通缉信息称“梅姨”真实姓名不
详，现约65岁，身高1.5米，会讲
粤语，也会讲客家话，曾长期在
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不排
除就是该地区的人。

为了寻找“梅姨”，该案受
害者家长曾拿着警方披露的

“梅姨”画像和被拐孩子的照
片，走遍了广州市增城区、河源
市紫金县等涉案地点。

2019年至2024年间，9名
被张维平等人拐卖的儿童被悉
数找回，并组织认亲。2023年

4月，该案主犯张维平、周容平
被执行死刑。申聪被拐案中的
另两名主犯杨朝平和刘正洪则
被判处无期徒刑，从犯陈寿碧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2026年3月21日，广州市
公安局宣布“张维平等人拐卖
儿童案”取得重大进展，犯罪嫌
疑人谢某某（女）落网，其即为
该案关键人物“梅姨”。经审
讯，谢某某对其贩卖儿童的事
实供认不讳，目前已被警方依
法逮捕。广州警方当时表示，
这一案件仍在侦办中，现阶段
暂不披露嫌疑人的形象和具体
信息。

2026年8月，该案被移送至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9
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杨峰见习记者 吴凯文

真名谢家梅，现年65岁，曾被判重婚罪

人贩子“梅姨”个人情况曝光

交易一个孩子 “梅姨”会收到1000元介绍费

开学前一周，深圳各大商超的学生专区被蓝白相间的校服堆
满，货架上挂着醒目的价签“19.90元”。 图据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深圳市校服专营店货架上摆放着中学校服。新华社发

深圳校服，为啥能冲上“热搜第一”？


